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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所表現之幽默現象及其意義之探究 
－從美學的觀點出發 
                             尤雅姿 
一、緒論 
（一）研究動機 
  《世說新語》是古典志人小說中的經典作品，此書主要在輯錄魏晉人士的雋
言逸行，編撰代表人劉義慶（公元四○三－四四四年）將蒐羅得來的遺聞軼事，
按其內容，分門繫屬於德行、言語…容止、自新…惑溺、仇隙等三十六篇，豐富
活潑地紀實了中古社會的文人社會。 
  由於魏晉人士多崇尚自由超脫的生活美學，舉止以放達瀟灑為高，言辭以警
策雋永為妙；所以《世說新語》一書也就自然地煥發出幽默的光采，並被後世推
為中國文人式幽默的代表作。這些紀錄魏晉人士幽默的資料散見於三十六篇中，
然較集中在〈言語〉、〈規箴〉、〈捷悟〉、〈夙惠〉、〈賢媛〉、〈任誕〉、〈簡傲〉、〈排
調〉、〈輕詆〉、〈假 蹫〉、〈儉啬〉、〈汰侈〉、〈忿狷〉、〈紕漏〉等篇目，生動地展現
了中國文人獨特的幽默傳統，他們穩重而圓通，含蓄而睿智，技巧豐富，結合理
趣，透過由表及裡的開掘，由此及彼的聯想，玩索出弦外之音，言外之意，領會
「言有窮而意不盡」的雋永，從而獲得理性的愉悅。 
  《世說新語》既是匯聚中國文人式獨特幽默的文學作品，且受士林公推為「足
資談笑」的現象及其意義，自然深具研究探索的價值，然歷來之研究範圍，卻尟
少觸及幽默領域，於是興起了本文的研究動機。 
（二）幽默釋義 
  幽默是喜劇美學體系中的要員 1
                                                 
1 喜劇的狹義理解是指戲劇的一種類型。一般是運用誇張的手法、巧妙的結構，詼諧有趣的台詞
刻劃人物性格，嘲諷怪癖和錯誤，引起笑的效果。喜劇的廣義理解是指和美、醜、崇尚、悲劇
等並列的美學範疇。他表現為錯誤或怪癖人物欲蓋彌彰以及自炫為美時，那種怪訛、倒錯、悖
逆帶給人們的笑的情感。喜劇是一種美學形態，喜劇所引起的笑是一種審美情感。  
，它不但是一種感悟、發掘生活喜劇性和再
現、創造藝術喜劇性的能力，同時也是客觀化、物質化的表現技術和幽默人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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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作品。為了確實規範幽默概念之涵義，以下分別就內涵、外延、廣義、狹義
等四方向逐次說明。 
  德國美學家里普斯在其《喜劇性與幽默》中說明幽默作為喜劇性美學的存在
狀態有三，他說 2
  廣義的幽默是指生活中和藝術中各種引人發笑的喜劇本質和現象，它大肚能
容，囊括了插科打諢、滑稽諧謔、機智諷刺等類型，陳孝英（試為幽默正名）一
聞曾有說明
： 
有一回，我幽默地觀照了世界，觀照了它的舉止行為，最後又觀照了我自
己。在這種情況下，幽默是我本身的一種狀態，一種自有的心境。……又
有一回，我在一種表現中或者一部詩作中發現到幽默，包括幽默的，不是
被表現的事物，而是表現方式。……最後，幽默對於我還能顯得更客觀一
些，幽默在於表現的客體，特別在於被表現的人。 
里普斯認為幽默既是一種心境，也是一種表現方式，和一種具體的幽默事實（如
幽默人物、幽默作品）。就幽默的內涵而言，它普遍存在於生活與藝術領域之中，
是發現與再現喜劇因素的審美感興力及創造力；就幽默的外延而言，是客觀化、
物質化的幽默手法、幽默作品及幽默人物。 
3
  《世說新語》所載錄的幽默類型，大抵崇尚狹義的純幽默，它是魏晉人士對
於生活中乖訛現在的善意思索和藝術表現，能提供欣賞者雋永超越的審美體驗。
不過，《世說新語》的幽默世界有容乃大，除了狹義幽默之外，那些彩衣奪目的
： 
廣義的幽默包括一切能引起具有審美價值的表情、體態、姿勢、動作、情
境、語言、文字、畫面、音響在內，諷刺、滑稽、機智、怪誕……都有「廣
義的幽默」大家庭中的合法成員。 
狹義的幽默是生活領域和藝術領域中的獨特喜劇本質及現象，它的情境比較含蓄
深沉，表現手法更溫和圓融，仍以前文續作說明： 
狹義幽默是創作主體以比較溫和的態度和比較含蓄的手法，透過美與醜的
強烈對照，對包含喜劇因素的事物做有意識的理性倒錯的反映，造成一種
特殊的喜劇情境，並進而創造出一種包含複合情感，充滿情趣又耐人尋味
的意境，使欣賞主體（及審美主體）產生會心的笑，表達美對醜的優勢。 
                                                 
2 參馬奇主編：《西方美學史資料選編》，頁 819-83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版。  
3 參陳孝英：〈試為幽默正名〉，載於《文藝研究》，1989年 6月，頁 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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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家族也時來沾親帶故，齊聚一堂，所以本文的探索範圍包括狹義的純幽默、
滑稽性幽默和諷刺性幽默等三種幽默型態 4
(一) 乖訛矛盾的現實世界─幽默客體的撩撥刺激  
。 
  以上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範圍，並闡釋「幽默」此一美學專有名詞之
意義，準此認識為基點，本文將嘗試探究《世說新語》所表現的幽默形態及其衍
生的心理效應和社會作用，分析幽默是事件的發展過程和內部結構，並討論人物
的情感變化，才疏學淺，所以不憚愚陋放言者，唯願為《世說新語》這片幽默沃
土，盡一鋤之力。 
二、論《世說新語》幽默現象的肇生源委 
  任何一個具有自覺意識的人類，都在社會文化環境中，不斷地感知到自我的
生命節奏，同時也不斷地尋求生命價值的實現，這種自覺的生命情感賦予了自然
生命嶄新的意義和活潑的形式，使得注定必死的生命形式，從有限的的生物過
程，轉化為無限的文化歷程；這種自我感知的生命情感，被美學家蘇珊‧朗格命
名為「純粹的生命感」，它是一切幽默及喜劇藝術中的潛在情感。 
  純粹生命感會在生命體遭遇失敗的打擊時，或蒙受災難包圍、死亡恫嚇、障
礙橫阻時，以複雜多變的各種方法來保護自我，逃避毀滅、對抗襲擊，企圖恢復
其生命形時的正常運作；倘使外部的障礙無法克服，這時生命體為了爭取生存機
會，就會對原來的生命活動方式進行必要的調適，藉以恢復平衡，繼續生存；易
言之，當生命體無法改善環境時，就會嘗試讓自身去適應環境，這種日新又新、
生生不息的生命節奏，就是喜劇的氣質，就是幽默的光輝，就是精神歡快的泉源。 
  生命的基本節奏就是幽默藝術的節奏，雖然生命歷程中充滿了磨礪和挑戰，
但幽默人物總是興致勃勃地踩著輕快的步伐前進，因為，提出挑戰的世界，正是
幽默最佳的表演場地。 
 本節擬由上述所說明之論點，常是歸納《世說新語》中幽默現象的肇因，粗
分為外部的客體世界刺激，及內部的主體情感誘因；當然，這兩者互為因果，彼
此滲透；因為若欠缺客體世界的刺激，就不容易驚醒幽默的心靈；缺乏幽默的感
知能力，也難以化無機的存在為有機的試煉；分述如下。 
                                                 
4 美學中對美的形式進行描述性研究的學科稱為審美形態學。形態學專門研究作品的形式特徵及
結構，它按照要素（包括細節及組成部份、材料、概念）和要素之間相互聯繫的方式（即形式）
這兩個方面，以及其間的內在關係和相互影響，來決定不同的型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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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魏晉是我國歷史上動盪不安的時代，這個顛沛騷動卻又活力充沛 
的時代，正是蘊藏幽默寶石的原礦！ 
 曹魏政權自曹操、曹丕死後，政治及日趨腐化，經濟上的屯田制度遭到破壞，
政治上的都督制度畸形發展，監察制度又橫受掣肘，選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度更
淪喪唯才是舉的基本精神；正始以後，曹魏政權益加傾危，而司馬氏集團的力量
則日臻壯大，兩派政治集團明爭暗鬥，雙方人馬縱橫較勁，不少魏晉士人被捲進
政爭的暴風圈，親友宗族皆成了無辜的祭品，如《世說新語‧言語篇》：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
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
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又如〈方正篇〉：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
「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這些動輒株連親人的政治謀殺，是自然生命進程中最大的挑戰，他們強烈的震撼
不安的靈魂。 
 西元二四九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攫取魏政，司馬氏執政後，為鞏固
政權，一面寬縱優遇門閥，一面嚴厲整肅異己，其後更假託提倡儒家禮教之名以
行株除政敵之實，又鼓吹孝道倫理，以便教諭天下事君如父；這種表裡不一的虛
仁假孝，和偽君子「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5
    「喜劇通常鞭笞邪惡和怪癖」
的行徑，也是引發純粹生命
感悸動的外力衝擊，由於神聖的道德價值受到冒犯與破壞，遂刺激魏晉士人採取
機智、諷刺、幽默甚至滑稽與荒誕的方式進行反制。 
6，司馬王朝坐制的繁禮縟節，或許可以束縛
下民，欺愚誑拙，但看在犀利的心眼裡，卻盡成嘲諷的對象，不但痛快地藉笑來
反擊，同時也在笑之中一種緊繃的神經，企圖恢復自我生命的平衡。這種生命個
體和外部世界的相生相剋，雖然有驚有險，但也充滿新生的喜悅，蘇珊．朗格云 7
一個生命要依靠世界維持自身複雜的有機體的統一，與這個世界的衝突是
一種充滿歡樂的遭遇。世界充滿希望和誘惑，也充滿危險和抗爭。喜劇情
： 
                                                 
5 參阮籍：〈大人先生傳〉。  
6 見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頁 37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 2版。  
7 同註 6，頁 404。  
 5 
感是一種強烈的生命感，它向智慧和意志提出挑戰，而且加入了「機運」
的偉大遊戲，它真正的對手就是世界：只要生命在行進，自然肯定就會發
展，世界設置了種種障礙，也提供了生活趣味。 
由此論點出發，或能幫助我們思索出魏晉士人熱衷幽默的原因，以排調篇而言，
那位狀貌醜悴的劉伶，所以脫衣裸形，漫步家中，或許是一招幽默的〈逐客令〉，
藉著赤身露體的放達行為，讓高冠大履的禮法之士自動止步，以求息交絕游的清
靜生活；而〈任誕篇〉中那些「但願長醉不願醒」的酒國名士，其行為或許非關
沉淪墮落的道德命題，而是對抗險巇的護身符，如孔群的妙論「糟肉乃更堪久」，
人亦如此；當然，個體的純粹生命感千差萬別，良莠不齊，不能否認也有才不逸
倫，強為放達的假名士，真搞笑，非幽默。 
  魏晉是個脫序失衡的動亂時代，在非平衡的外部活動中，自我感知的生命力
就會策動生命機體謀求平衡，直到各種內外部活動之間都獲得和諧統一，恢復平
衡時，生命體才能消滅緊張，體驗愉悅；因此，當我們嘗試秉持幽默情懷及喜劇
的生命節奏觀來拜訪魏晉名士時，或許能在喟嘆痛惜之餘，也有著莞爾會心的欣
慰，也才能跳脫出道貌岸然的批判窠臼，還諸《世說新語》一個半是憂傷半是歡
騰的幽默世界。 
  除了政治環境因素之外，日常生活的人、事、物當中也遍藏淘氣的幽默因子，
這些幽默因子的共同結構特徵是「矛盾」；心理學家杜蒙德知名的雙難矛盾命題
理論可作說明，他說 8
這個幽默現象的發生繫於「雙難矛盾」的關係，即若肯定楊梅是楊家果，則必須
： 
可笑的情境就是我們在其中被要求同時去肯定和否定同一的命題。換言
之，滑稽對象是兩個命題的主題，其中之一肯定其擁有給定的屬性，而另
一個則是否定，雖然這些命題都是滑稽情境所固有的，但理解力並沒有把
它們比較，直到笑過之後。 
譬如《世說新語言語篇》的孔雀與孔夫子這組雙向平行的矛盾關係，就能引人發
噱：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
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
子家禽。」 
                                                 
8 參潘智彪：《喜劇心理學》，頁 118，三環出版社，1989年，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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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孔雀是孔子家禽；然孔雀非孔子家禽，所以這是個否定命題，因此楊梅亦非
楊家果。在幽默範疇中，任何一對亦此亦彼，非此非彼，具有平行的雙重價值所
構成的矛盾，都能成為幽默情境的因素，杜蒙德並認為遊戲活動中的快感，就是
來源於通過理性活動而認識到兩個命題並存的矛盾。其他例子尚有〈文學篇〉殷
浩高明的雙關語，他說：「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
將得而夢穢汚。」或〈排調篇〉：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
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這則的「雙難矛盾」在於：若肯定闕齒是「口中開狗洞」這一假言判斷的前件，
就必須肯定「使君輩從此中出入」這一假言判斷的後件；如果判斷成立，則張吳
興口中開狗竇，而那個戲弄他的長輩就是在狗竇中出入的狗；反之，若那位前輩
否認自己是狗，就不能肯定張吳興掉齒的嘴巴如狗洞；運用邏輯理論上充要條件
的「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定律，可以巧妙地使兩個命題陷入對立關係，從而
激發笑素。 
  關於客觀情境的可笑性，黑格爾亦認為源出於矛盾，它將矛盾界定在主體性
與實體性之間，認為本質與現象、目的與手段、動機與效果，主觀與客觀等的矛
盾事物都是可笑性、喜劇性的發源地，《美學》9
                                                 
9 同註 8，頁 116-118。  
： 
任何一個本質與現象的對比，任何一個目的因為與手段相比，如果顯出矛
盾或不相稱，因而導致這種現象的自否定，或是使對立在現實之中落了
空，這樣的情況就可以成為可笑的。 
以〈排調篇〉殷洪喬之例為說：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
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在這則幽默事件中，喜劇情境肇生於幾個統一但不諧調關係上，首先是老成持重
的大臣配上促狹滑稽的皇帝，這種荒謬的組合違反了常識觀念中的君臣關係；其
次是謙遜而僵化的謝恩言辭，冷不防被幽了一默，造成主觀人物和客觀形勢的乖
離，再其次是嚴蕭莊重的謝恩動機，竟在皇帝的戲弄下灰飛煙滅；這些層層疊疊
的矛盾關係，多元地刺激了幽默的誕生，造成皇帝殿堂上忍俊不止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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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巍然的生命情感─幽默主體的情感傾向  
    藝術形式的構成築成基於主體情感與客觀情境、個體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相化
相生；透過審美創造，化為可直觀把握的概念性形式－情感符號；作為一個有機
整體的幽默現象，同樣也是一個抽象情感的具體符號，既是對現實生活的形式上
的把握與反映；也是幽默主體的思想情感的表現。 
    幽默這種喜劇性表現符號的出現，為人類情感的種種傾向賦予了具體直觀的
活動形象，從而使幽默情境中的創造者或欣賞者，滿足其實現情感表現的衝動。
這種情感表現具有兩種基本含義：其一是幽默行為發生者個人的自我表現；其二
是幽默行為發生者意圖成現更普遍廣泛的情感概念。在第一義中，試以〈排調篇〉
之例說明：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
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
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之。 
在這則幽默事件中，由於劉遵祖當日的表現與傳聞中的美譽存有相當的落差，失
望的庾亮於是以「羊公鶴」戲稱之。我們可以說庾亮是借「羊公鶴」這一稱謂符
號，將他失望的情感經驗客觀地呈現出來，供人們認識和理解，所以這次的幽默
活動旨在活動創造者個人情感的自我表達，屬於第一義的情感表現。 
在第二義中，試以〈規箴篇〉之例說明：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
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
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
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
玄自此小差。 
桓道恭通過繫紅棉繩的滑稽動作，和詼諧會義的對答內容；意圖傳達的情感概念
是仁厚的矜恤之情，及勸桓玄宜制怒的善意關懷；所以這件幽默活動的主體，其
所欲表現的情感顯較第一義來得普遍和廣泛。當然，在《世說新語》的幽默世界
中，第一義和第二義共棲互生的情感表現之例亦不少見，他們多半反映魏晉名士
對自身非自由性的揚棄和向自由本質的回歸，同時包括對陳腐的思想言行，和新
近的過失與瑕疵的善意批評和嘲諷心態。 
    由上述的說明及例證中得知，幽默形式的構成，除了外部世界的刺激外，尚
 8 
需內部精神生命的自發運動，以捕捉、把握和體現自我的情感經驗，關於這種主
體情感，文學理論家劉大基詮釋道 10
孫子荊的語誤必定激起王濟的笑聲，因為在人類本性中，引人發笑的總是別人的
缺點或是錯誤，而孫子荊的自尊心、虛榮感必然也不甘示弱，所以才會將一番無
： 
至於情感，則是人對客觀現實的一種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人對客觀事務是
否符合自己需要所做出的一種心理反應。與認識過程不同，他不是直接針
對客觀對象本身，而是針對對象與主體之間的某種關係，所以它表現為對
待客觀對象的一定的主觀態度。這種態度與人的活動、需要、要求以至理
想，亦即與人的利害有密切的關係。 
    由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推論幽默創造主體或欣賞主體的必要條件應是環
繞自我情感核心的幾項衛星成員，它們是自我面對客觀事務的主觀態度，例如：
自我肯定的優越感、包容萬方的豁達胸襟、敏捷犀利的冷靜智慧、輕鬆活潑的遊
戲心境和自由超越的藝術心靈等等皆是。以自我優越感而言，它是人們獲得樂趣
的一個永恆的泉源，無論通過什麼方式來發洩這種優越感，只要滿足了主體好虛
榮的原始情緒，就能在得意中享受勝利的快活。如〈排調篇〉記載的魏晉犯諱文
化就常引起幽默動機：彼時的避諱情況是當他人在言辭文字上犯了自己尊親長的
家諱時，為了敬先孝親，不辱家風，被犯諱的當事人應該哭泣以哀先人，不然也
要倉皇逃跑，以行動來「避」諱；當事人如此著急尷尬的姿態，常惹得同伴嘩然
失笑，因此淘氣促狹的名士就常舉此為戲，誰能應機制勝，巧妙犯諱，使對方難
堪受窘，誰就能沉醉在自我優越的歡喜情緒中，以庾翼（字穉恭）子庾園客拜訪
孫盛（字安國）子孫齊莊之例說明如下：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
國何在？」即答曰：「庾 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
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源於自我優越的情感，也能驅策自我強行為自己護短揚長，從而造成不諧調中又
諧調的幽默情境，如〈排調篇〉說錯話的孫子荊：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
「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
其齒！」 
                                                 
10 同註 6，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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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大雅的語誤，硬掰為高論，造成了言之成理卻又似是而非的可笑情境。柏格森
在《笑之研究》一書中提到「虛榮心」是人類滑稽性格傾向的源頭，他說 11
   除了虛榮自尊的情感傾向外，擁有包容萬方的豁達心境也是炮製幽默時不可
或缺的處方，大方的氣度能從容地接受嘲弄，奉贈笑果，也能悠然地欣賞這個滑
稽世界，明代馮夢龍在《笑府》序文中說
： 
虛榮心很難說是一種惡行，然而一切惡行都圍繞虛榮心而生，都不過是滿
足虛榮心的手段。虛榮是以想像中別人對他的讚美為基礎的自我讚美：因
此虛榮心這個滑稽的高級形式，就是我們在人類活動的一切表現中細緻
地，雖然也是無意識地搜索的元素。我們經常在搜索這個元素，哪怕只是
為了笑它。 
由此而知，《世說新語》中的多數幽默事件所以如此自命不凡、得意洋洋，甚至
是虛張聲勢的大言不慚，其背後的驅力原來是發自魏晉名士內在生命的自尊自
信、自傲自憐和自吹自擂所混合成的虛榮心。 
12
                                                 
11 同註 2，頁 875-906。  
12 參馮夢龍˙《笑府》原序。  
: 
或笑人，或笑於人，笑人者亦復笑於人，笑於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
寧有已時！古今世界，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 
秉持到家逍遙達觀的精神笑看世界，是魏晉名士的處世藝術，也是《世說新語》
的幽默觸媒劑，以（排調篇）中被郝隆消遣的謝安為例：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己，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
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
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
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
有會。」 
在這則幽默事件中，郝隆以一物二名來調侃謝安是「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
的政治風向儀，郝的連珠妙語，詼諧動人，逗笑了桓溫，至於被揶揄的謝安除了
表情上禮貌地「甚有愧色」之外，高明豁達如他，當然是這次幽默事件中的慈善
樂捐者，豁達的胸襟賦予了「笑於人」的幽默對象坦然承認自己不夠聖潔的雅量，
也消弭了人際間可能爆發的爭端。如（雅量篇）載周伯仁以《孫子兵法》之火攻
戰法戲稱周仲智，借幽默言語，軟性地表述了自己的寬宥和包容，文曰：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
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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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幽了一默的周仲智也能幽默的話，應當把握當時下臺一鞠躬的良機，以免
爭端再啟。 
  就幽默主體而言，要達到與幽默情境相契合，絕對需要有容能容的心胸，既
能微笑容人，也要微笑待己，車爾尼雪夫斯基有言 13
  所謂「態度」，是指一種精神和神經準備就緒的狀態，它通過經驗組織起來，
並就個人對一切客觀對象和與之有關的情境的反應，產生一種起指導作用或能動
的影響
： 
一個愛好幽默的人既然認識自己內在的價值，他就十分深切地看到在他的
處境中，在他的外表上，在他的性格裡的一切渺小、無益、可笑、卑微的
東西。……他就自認為道德上的偉大與道德上的渺小和弱點，自己都兼而
有之，他自以為因為各種各樣的缺點而變醜了，然而他卻理解他的弱點的
根子，也就是他的一切崇高、高貴和優美的品性的根子的所在之處。 
因此，魏晉士人慣於泰然自若地面對自己的一切，也樂於瀟灑地笑傲人間；正是
這種寬達自由的懷抱，才能雕塑《世說新語》包容有餘的幽默世界。 
  幽默的創造，除了客體事物的特定結構和主體人物的自尊自美、曠達懷抱
外，還必須期待淘氣活潑的遊戲態度來煽風點火，才可能實現一個完滿的幽默事
件，為生活染上開心的色彩。 
14
  德國美學家席勒認為人具有兩種對立的因素，一是人身（person），一是狀
態（Zustand）；人身持久不變，而狀態（或稱情境）則不斷變化。因而人有兩個
相反的要求，一個是要求實在性，使人身中一切內在的東西變成外在的；一個是
要求形式性，使一切外在的東西具有形式；與之相應的是人有兩種相反的衝動，
來推動實現這兩個要求。一種是來自人身的理性衝動（是自由與形式），一種是
來自現象範圍的感性衝動（這是自然與物質）。而把感性衝動和形式衝動結合起
來的另一種衝動是「遊戲衝動」，因而遊戲衝動的對象是生活和形象的統一，也
不像形象那樣受規律的支配，唯有在此處，才能避免來自兩方面的強制，才能獲
得真正的自由，才能使人成為真正自由的人，席勒在《美育書簡》中提到
，而遊戲態度則是一種面對壓制時要求自由解放；身處現實生活時渴求
歡樂滿足的生命（包括生理與心理）需求衝動。 
15
                                                 
13 同註 8，頁 111-112。  
14 同註 8，頁 157。  
15 同註 2，頁 99-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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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遊戲，才能使人達到完美並同時發展人的雙重天性……如果人在滿足
他的遊戲衝動的這條道路上去尋求人的美的理想，那麼人事不會迷路。…
只有當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
才是完整的人。 
  遊戲的衝動使得魏晉士人興致勃勃地尋求幽默活動，以（文學篇）孫盛和殷
浩在清談活動的酣戰現場為例：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煥者數
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
「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綜上所述，可以歸納出幽默創造或欣賞主體的主觀情感傾向為自我肯定的優
越感，豁達能容的瀟灑懷抱和自由活潑的遊戲態度；這些必備的條件都肇源於生
命的真摯呼喚，亦即蘇珊所說的「純粹的生命感」。置身於魏晉這個充滿異己和
無情的現實環境，源自生命感的內在激情也隨之沸騰，當生命節奏突然增加，幽
默就異想天開地現身人間。 
幽默人物如果也可以充當喜劇角色，那麼他必定是一名丑角，雖然他並不
輕薄或否定道德，但他確實不需道德原則的範限；所以活躍在《世說新語》的幽
默人物，稱不上是個好人，也算不上壞人，他並非永遠德勝，但也不是迭遭挫敗；
在失敗懊悔時，他顯得滑稽可笑；但卻又精神抖擻，恆常信心滿滿地與現實世界
拔河；塵世中的冒險犯難並未使他的理想銷蝕殆盡；他永遠摩拳擦掌地挺主在變
動詭譎的現象中。這個丑角人物象徵著不滅的意志、智慧與生命。 
在魏晉這個多事之秋，魏晉士人慼著熾熱的生命情感，自發地闢建了幽默
國度，在幽默國度中，他們個個是不死的丑角！ 
三、《世說新語》所表現的幽默形態及其效應 
幽默是幽默主體多重複合的生命情感與幽默客體多重價值與結構因素的統
一。當幽默作為喜刻樣式時，它是意識對客體所採取的態度的具體表現形態。由
於幽默主體的內在情感傾向不同，再加上客觀情境的差別和主客間不同的結合特
徵，使得幽默具有幾種不同的形態，美學家賓斯基曾分析道 16
根據情感、語氣和文化水準的不同，幽默可分為善意的、冷酷的、友好的、
 
                                                 
16 轉引自慧玉主編《現代幽默社交應用全書》，頁 784，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初版。  
 12 
粗魯的、悲傷的、感人的等等。幽默的這種多變的本質，顯示了它有一種
「變形菌」的本領，它能採取任何形式，以適應任何時代的思潮及其歷史
性格。這種本質還表現在幽默可與笑的其他任何形式結合的能力上，諸如
嘲諷性幽默、詼諧性幽默、諷刺性幽默、逗趣性幽默，便都是幽默的過渡
性品種。同戲劇的幾種基本形式相對比，便可清楚地看出純幽默的本質和
特點。 
茲就《世說新語》所表現的幽默形式，按照其本質特徵的差異粗分為滑稽性幽默、
諷刺性幽默和狹義的純幽默等三種形態來介紹《世說新語》繽紛的幽默文化，其
中滑稽性幽默偏重詼諧逗趣的動人情節，諷刺性幽默側重否定對象的無價值因
素，純幽默則傾向著外柔內剛的方式，以和婉溫厚的態度處理客體。試分述如下。 
（一） 滑稽性幽默形態及其效應 
滑稽是人類文化發展史上一種源遠流長的幽默形態，它的表現方式伶俐逗
趣而討喜，甚受大眾審美習性的歡迎。在我國，有關滑稽性幽默的史實記載或專
文討論都出現的很早，如《史記》有＜滑稽列傳＞，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闢
有＜諧讔篇＞專文分析，而唐，司馬貞也曾在《史記．滑稽列傳‧索引》中詮訓
其義： 
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
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
成章，詞不能窮竭，若滑稽之吐酒。」…姚察云：「滑稽猶俳偕也。滑讀
如字。稽音計也。又以言諧語滑利，其如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司馬貞所徵舉的「滑稽」訓詁雖然不盡相同，但卻都不約而同地強調滑稽的特徵
是言語巧智，流利善辯；可見「滑稽」的外在特徵之一是「言語巧妙」。 
除了言語機靈巧智外，滑稽的外在特徵尚應包括幽默主體的喜趣性形體或
動作。雖然《史記‧滑稽列傳》僅記載優孟、優旃、東方朔在談笑中進行諷喻，
而未詳及他們當時的肢體語言；但合理的推測應能肯定俳優們在說笑諷喻時，必
然伴隨著逗人發笑的姿態，或誇誕的動作、詼諧的表情、或怪異的服飾，甚至裝
著怪腔怪調來說話，以加強渲染滑稽的效果。以《世說新語‧規箴篇》之衛瓘為
例：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凌雲台
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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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在這則寓莊於諧的滑稽事件中，老臣衛瓘鑑於太子司馬衷愚昧癡騃，無法親理政
事，想陳啟晉武帝廢黜太子而又不便直言，於是放下身段，裝瘋賣傻，假借醉言
醉態的滑稽方式，迂迴地暗示太子不適任的事實。至於身處此一幽默情境的晉武
帝，也忍不住被衛瓘滑稽古怪的言行所逗笑，因而暫時撤除了心理上的武裝防
偽，才能在輕鬆的氣氛中接納了滑稽對象的暗示，進而順應其要求；而衛瓘所代
表的滑稽人物，也得以在笑聲的庇護下，免除因直諫招致的傷害，算是兩全其美
的諷諫藝術，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諧讔》就曾說：「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
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諫。」由此又知，滑稽作為一種幽默戲劇
形態，也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意蘊，才能搏得審美者的喝采。如果僅是為滑稽而
滑稽，不與內在的嚴肅內容相聯繫，必會滋生流弊，如劉勰所憂的「空戲滑稽，
德音大壞」；以《世說新語‧排調篇》之＜頭責子羽文＞為例：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顒、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
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
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以文采可觀，
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這篇滑稽文章文體不雅，流於油滑淺薄，雖強用詼諧以抒憤，但仍舊空洞失體，
算不上真正的幽默喜劇形態，劉勰．《文心雕龍．諧隱》批評為：「魏晉滑稽，盛
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
德音。」所以，「滑稽」作為幽默喜劇形態的涵義，應指幽默人物本著遊戲的態
度，試圖將社會生活中的謬誤，透過伶俐的辯辭、逗趣的形象表現出來，藉以滿
足滑稽創作人物的意志與激情。因此，滑稽雖不似機智、純幽默那般富涵理性意
蘊，但它仍然具體表現了幽默主客體之間的結構特質，既激發了滑稽主體的意志
與激情，又與內在情格及社會意蘊有所連繫，以〈傷逝篇〉孫楚扮驢送終為例：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   
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
今我為卿作。」體似聲真，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在肅穆哀淒的悼亡場合上，孫子荊跪地扮驢，引頸長嘶的模樣，確實荒誕不倫地
引人發噱，但滑稽形象的背後是孫子荊對亡友的依依離情，也是對虛情假意者的
冷嘲，這是深刻的滑稽形態，蘊藏磅礡的警世意味，柏格森在〈性格的滑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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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分析道 17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   
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
： 
……理想的滑稽的性格傾向－一種本身滑稽、來源滑稽、一切表現都滑稽
的情格傾向。這種性格傾向必須深刻，以便能為喜劇提供持久的養料，而
又必須表面化，方能合乎喜劇的筆調。它必須不被具有這種傾向的人看
見，因為滑稽是無意識的東西，卻又必須能被所有其餘的人看見，以便引
起普遍的笑聲。這種情格傾向必須對已寬容，方能赤身露體，毫無顧忌，
又必須令人不安，方能使人加以無情的抑制。它必須能及時糾正，否則笑
它便無用處，又必須能在新面貌下復生，使笑總有工作可做。這種性格傾
向雖為社會所不容，卻又與社會生活不可分離。最後，為了能取得盡可能
多的表現形式，它必須能和種種惡癖甚至某些品德結合起來。 
依據柏格森所提供的線索，我們不難理解〈任誕篇〉以竿掛大布犢鼻楎於中庭的
阮仲容、〈忿狷篇〉中怒食雞子的王藍田、〈雅量篇〉裡東床上坦腹臥的快婿王羲
之、〈排調篇〉中捉鼻戲妻的謝安、〈夙惠篇〉中畫地自居的何晏……他們所以毫
無顧忌地表現出惹人發笑的言行，原在暗示某一事物的現象和本質之間的倒錯乖
乖；藉荒誕可笑的形象反映現象世界的歪曲；提供一個緩和情緒的方劑，以丘史
從容修正未殝善美的社會生活。 
（二）諷刺性幽默形態及其效應 
  在通行的美學論著中，諷刺已被納為喜劇性審美範疇的一支派生形態，與幽
默、滑稽鼎足而立，同為廣義幽默範疇的三種形態，這三種幽默形態都具有內莊
外諧的喜劇風格，也慣用迂迴機智的表現手法來嘲弄對象；但在審美本質的特徵
上，三種幽默形態卻各有千秋，如滑稽偏向詼諧逗趣，幽默（指狹義的幽默）、
偏向雋永溫厚，而諷刺則因為它對對象多半把持否定的嘲笑態度而顯得潑辣逼
人。 
    諷刺幽默的特徵可分別自客體對象及主體激情等兩方向來探索。就客體對象
而言，諷刺的對象總是負面的人事物，其所以不被肯定，是由於這些人事物缺乏
真正的價值，並且刻意炫耀它無足輕重的價值，以〈排調篇〉那位目中無人，聰
明反被聰明誤的諸葛恪為例： 
                                                 
17 同註 2，頁 87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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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
「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這則諷刺的對象是眼高於頂的諸葛恪，他雖然「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
莫與為對」，但這位「咄咄郎君」顯然高估了自己的機制辯才，因而在父親屬官
的面前大擺架子，盛氣凌人，不料卻因一句「唐堯在上，四凶在下。」誤觸機關，
引來「非唯四凶，亦有丹朱。」的反唇相譏，自導自演了一齣諷刺幽默笑劇，使
得現場「一坐大笑。」；所以諷刺的對象並不是客體的罪惡，而是客體力求將無
價值的醜自炫為了不起的美時所暴露的愚蠢，如〈排調篇〉強不知以為知的王子
猷，割裂《離騷》權充七言詩，或〈汰侈篇〉驕矜自詡的富豪群相、〈儉嗇篇〉
慳吝固執卻沾沾自喜的守財奴、〈簡傲篇〉、〈任誕篇〉裡假囂張為放達的贗品名
士….都是眾多的否定性諷刺對象，佴榮本曾就諷刺的客體特徵作過說明 18
在這則事例中，奇醜但有德慧的新婦阮氏，不認同丈夫以貌取人又自以為是的傲
： 
客體對象對自身無價值因素的一本正經追求。諷刺的客觀對象總是否定性
的，否定性在於其無價值。社會生活中的任何對象都處於一定的社會關係
之中，對於不同的個體、社會集團，可能具有不同的價值意義。但這並不
意味價值沒有一定社會歷史範圍內的相對標準。我們認為……能促使人的
本質力量得到自由發展和豐富的對象是有價值的，反之是無價值的。 
諷刺性幽默產生的美感效應—笑，雖然是較不友善的譏笑、冷笑、嘲笑、恥笑；
但仍屬於具有概括性意義的笑，因為它是源於對社會生活缺陷的認識，對社會生
活中卑劣關係的憤怒，柏格森說：「笑首先是一種糾正手段。笑是用來羞辱人的，
它必須給作為笑的對象那個人一個痛苦的感覺。社會用笑來報復人們膽敢對它採
取的放肆行為」，「糾正」正是諷刺所帶來的積極效應，試以〈賢媛篇〉中勇敢挑
戰「婦容」權威的巾幗英雄阮氏為例：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      
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
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
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變捉裾停
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
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18 參佴榮本˙《笑與喜劇美學》，頁 106，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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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態度，也不甘無言地忍受丈夫「婦有四德，卿有其幾？」的嘲諷，於是以「士
有百行，君有幾？」的諷刺，揭發丈夫「好色不好德」的謬誤行為，不但糾正了
對方的愚昧，也維護了自己的尊嚴與幸福。 
    諷刺的另一特徵是主體具備達觀蔑視的心態和有所節制的激憤。諷刺蘊藏有
創作主體的否定性審美評價和熾熱的惱怒之情 19，別林斯基認為諷刺也可能是激
怒之情的發作，「是高貴憤怒的雷鳴和閃電」，美學家尤博列夫也說：「當特別強
烈的批評達到白熱化程序，藝術家的極度憤怒與仇恨壓倒笑聲時，無笑的諷刺就
可能出現。」 20
桓溫雄才大略，志在北征復國，是以當他遙望百年丘墟的故國山河時，惆悵之餘
不免憤世嫉俗，進而責怪名士尚清談，不恤國事的浮虛行徑；不料在座的屬官袁
虎，服膺王衍，祖尚玄虛，因而在答語上頂撞了桓溫，引起桓溫的不滿與憤怒。
此時，諷刺創作主體的激憤已被點燃，主客間的關係敵對而緊張，桓溫昂首備戰，
一場譴責怒斥彷彿即將爆發；但桓溫畢竟是袁虎的長官，客觀情勢上佔盡優勢，
此外，桓溫向來瞧不起虛談廢務的名士，主觀心態上就存有否定及蔑視對手的優
越感，這種心態緩衝了桓溫的慍怒，使他在激憤中仍能游刃有餘的選擇適當的技
巧來揭露袁虎的不當，一方面巧妙地避免火爆的怒斥場面，一方面又可談笑用
兵，有效制裁諷刺對象，我們從原文中的「四坐既駭，袁亦失色」就能明白諷刺
的積極效應不可小顗。總言之，諷刺的另一特徵在指創作主體應具備達觀蔑視的
心態和有所節制的憤怒，因為諷刺幽默要求創作主體能冷靜理智地將諷刺對象的
負面因素揭發開來，諷刺主體必須在洶湧的激憤中從容表現出不屑的藐視態度，
深信這些負面的人事物，都可經由諷刺幽默的手段來加以批判、定奪和揚棄，一
足見諷刺主體的情感特徵是憤世嫉俗的熱情和對現實不滿的慍
怒。但是，過分赤裸的憤怒不但令人不敢恭維，也難躋幽默之堂，所以必須加以
適度節制，而達觀蔑視對手的心態恰能為慍怒降溫，提供主體斟酌表達方式的良
機，試以〈輕詆篇〉桓溫譏諷袁虎為食大無用的肥牛為例：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
「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
「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凜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
聞劉景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贏
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
袁亦失色。 
                                                 
19 同註 2，頁 875-906。  
20 同註 17，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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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醜惡乖張都將在嘲笑聲中譁然坍塌。假若諷刺主體缺乏蔑視負面對象的優越
感，他將敢怒而不敢言，突然矮化了幽默的崇高品格；倘若缺乏大觀的器量，則
可能流於浮露，淪為叫陣開罵，失去幽默的喜劇精神。在《世說新語》中，聰慧
犀利的魏晉名士，慣常運用諷刺的幽默形態來奚落對象的淺薄，其中最膾炙人口
的莫過於傳頌千古的小神童孔文舉事蹟，〈言語篇〉載曰：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 儁才
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
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
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
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
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 
其他如〈言語篇〉曹植以「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七步詩諷諭迫害同胞兄弟的曹丕，或如李喜以「先
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來嘲弄司馬師對
人才的強迫徵用；張天錫借言「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的
北方珍物來諷刺虎視眈眈的嫉妒者，或如年始二十九已為萬石官的摯瞻以「方於
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來反諷王敦的批評；再如〈排調篇〉
周顗以「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
來譏諷謝鯤的輕慢，謝安借「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的雙關語來諷刺想當君
王的桓溫，又如〈忿狷篇〉王羲之以「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況藍田
邪？」的話鋒來譏刺王藍田怒食雞仔的忿狷行徑簡直不足掛齒；凡以上種種事例
在在顯示魏晉名士熱中選用軟中藏刺的諷刺幽默形態來貶損對手，戮穿社會生活
中的謬誤，造作或乖訛事物的偽裝，因為法律和劍達不到的地方，可以用諷刺的
鞭子擊中要害。魏晉名士藉著敏捷的機智、伶俐的巧辯，迂迴地化解窘境，反制
對象，糾正謬誤，並且從中獲得強烈的審美享受。21
    狹義的純幽默是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顯現，創作主體必須感情豐富，思想明
確、思維敏捷，能創造曲折含蓄的喜劇表現手法，營造一種包孕複合情感、充滿
情趣而又耐人尋味的雋永意境，它和諷刺的區別在於：幽默不是以居高臨下的超
這正是《世說新語》諷刺現
象所蘊含的意義。 
（三）狹義幽默形態及其效應 
                                                 
21 參張鵠˙〈諷刺並非喜劇性審美形態〉，載於《文藝研究》，198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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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態勢來譏笑他人的愚蠢和造作，而是在嘲弄對象的同時，也傾注了同情和憐
憫，老舍曾說 22
    純幽默的審美主體情感有別於諷刺的憤怒激情，它顯得較平靜穩重，在狡猾
伶俐中保持溫後的慈悲之情，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幽默的人天性委婉，富有激情
而又善於觀察，正直而又善於自嘲
： 
幽默的人自己看出人間的缺欠，也願使別人看到，他還承認人類的缺失；
於是人人有可笑之處，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處一想，人壽百年，而企
圖無限，根本矛盾可笑。於是笑裡帶著同情，而幽默乃通於深奧。 
幽默和滑稽的不同在於幽默比滑稽更深沉，它不僅僅是在嚴肅與趣味之間達到和
諧的平衡，而且要求褪卻膚泛的智巧鑿痕，擺脫偏執一隅的情結，安詳怡然地在
微笑中品味真理。因此，複雜多面的幽默形態雖然時常與滑稽、諷刺等喜劇形態
同台登場，增加了辨識時的難度，但純幽默仍然氣定神閒地流露它多重意味的特
色，悠然標幟出一股獨特的審美品質，我們可由構成純幽默的主體情感傾向和客
體對象的價值因素等特徵來訪察幽默的審美品格，並抽繹出《世說新語》的純幽
默現象。 
23，英國美學家梅瑞狄斯說：「幽默之所以不
同於它所屬的喜劇性，是因為當我們看到某種可笑的乖訛之處的時候，幽默在我
們身上所激發起來的是同情的感情」24，我國首倡幽默的林語堂在〈論幽默〉一
文中曾云 25
可見構成幽默形態的審美創作主體必須具備上述的心態與情感特性，才能在自愛
愛人的氣氛中，輕輕撩撥幽默對象，施以委婉的揶揄和溫和的打趣。試看〈排調
篇〉所載錄的幽默事例，如王渾一日與妻子鍾氏共坐，望見愛子王濟從庭園中走
： 
這種(幽默)的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悟。訕笑嘲謔是自私，
而幽默卻是同情的……幽默與諷刺極近，卻不定以諷刺為目的。諷刺每趨
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沖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
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幽默是出於自然，機警是出於人
工。幽默是客觀的，機警是主觀的。幽默是沖淡的，鬱剔(wit, 機智)諷刺
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悅，用輕快筆調寫出，無所掛礙，不作濫
調，不忸怩作道學醜態，不求士大夫之喜譽，不博庸人之歡心，自然幽默。 
                                                 
22 參慧玉主編《現代幽默社交應用全書》，頁 762，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初版。  
23 轉引自佴榮本˙《笑與喜劇美學》，頁 106，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 1版。  
24 同註 23，頁 107。  
25 參林語堂˙《無所不談合集》，頁 295-297，台灣開明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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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忍不住得意向妻子誇口說：「生兒如此，足慰人意！」不料其妻鍾氏卻幽默
地捉弄他說：「若使新婦得配參軍(小叔王淪，年廿五卒)，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又如擔任荊州刺史僚屬的顧長康曾央求長官提供一艘帆船給他作為返鄉工具，不
料帆船駛經破冢州時遇風破敗，顧長康向長官報告時幽默地自嘲道：「地名破冢，
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26
    其次討論構成純幽默的客體特徵：純幽默的對象特徵是它所包含的多重意
味，它不像滑稽那樣充滿著被渲染的喜劇意味，也不像諷刺對象那樣遭到否定性
的彈劾，它混雜著肯定和否定的價值因素，肯定是源自對美好的本質，否定是肇
因自對象的失衡或不完滿，尤博列夫說
或如阮思曠曾調侃勤往瓦官寺禮佛的何
次道說：「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引得何次道一頭霧水，不知何意，阮思曠
這才悠然答道：「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再如〈仇
隙篇〉載王愷憎恨劉璵、劉琨兩兄弟，一日詐邀他們來家中留宿，意圖趁其眠中
不備之際加以暗殺，幸賴石崇識破，連夜趕往營救，二劉才能死裡逃生，就在救
出二劉後，石崇對著驚魂甫定的劉氏兄弟說：「少年何以輕就人宿？」這句意有
所指的幽默話語想必使飽受虛驚的劉璵、劉琨破涕為笑，一場驚險的謀殺劇就在
笑聲中歡喜落幕。凡以上徵引之事例，皆可視為《世說新語》幽默領域中之純幽
默形態代表，它們都具備純幽默所應有的主體情感特徵，那是參透世事之後的輕
快心情和體悟人情之餘的憐惜襟度。 
27
此外鮑斯金也曾指出：「幽默是一種方法，人類借此可以同時表現否定與肯定、
贊成與反對、歡樂與苦惱。」
： 
幽默發現正面人物在個別缺點掩飾下的真正本質，我們正是這樣不斷地克
服缺點，發展優點，這也就是幽默對人的肯定的力量之所在。幽默決不輕
易消滅自己的對象，而是力圖使其日臻完善，消除自身的缺點。幽默的對
象是指那些本質美好，而又具有該受批評之處的事物。 
28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
同座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讚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
幽默忠實地反映人性是多樣氣質的組合，承認人
生具有多元的價值。如〈言語篇〉顧和對瞌睡失態的王導所發的幽默： 
                                                 
26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云：「布帆，物也，非人也，安得謂之無恙乎？蓋本當云：『布帆安
穩，行人無恙。』固帆已破敗，不可延安穩；故易其語以見意。此乃以文滑稽耳！」頁 817，
華正書局，1984年版。  
27 同註 22，頁 795。  
28 同註 22，頁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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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在這則幽默事件中的對象是東晉丞相王導，他協讚晉元帝的功績為時人所肯定，
但在接見賓客時皮睡的舉止卻引人非議，然而王導日理萬機的忙碌辛勞，使得顧
和能友善地諒解他的失態，以旁敲側擊的幽默方式來點醒他，在不卑不亢中實現
自己拜會的目的，也留下令人深刻的好印象。其他如〈排調篇〉中被郝隆借題發
揮的幽默對象─南蠻校尉桓溫，文曰 29
    林語堂在〈論東西文化的幽默〉一文曾說
：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
能受罰， 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
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
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溫大笑)。 
在這則幽默例證中，郝隆藉著一語雙關的幽默技巧自嘲嘲人，流露出對現職的失
望和大才被小用的無奈，在自尊自鄙之間隱藏著肯定與否定的複雜情緒，並將這
些情感投射到長官身上，巧妙曲折地把桓溫拱為被揶揄的對象，在桓溫大笑的氣
氛中，郝隆得以自在地發洩他對幽默客體的複雜價值評斷，其中有不甘，有失望，
也有寬宥和希望，是構成狹義幽默的客體所應具備的多重價值特徵。 
30
                                                 
29 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之校文，頁 806，餘見註 26。  
30 見林語堂˙《語堂文集》，頁 843，台灣開明書店印行。  
： 
如果我們是天使，便不需要幽默，我們將整天翱翔在空際吟唱讚美詩。不
幸我們生存這人間世，居於天使與魔鬼之間的境界。人生充滿了悲哀與憂
愁，愚行與困頓。那就需要幽默以促使人發揮潛力，復甦精神的一個重要
啟示。 
這段話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魏晉名士從幽默中獲致的撫慰作用，他們在擾攘粗暴
的世局中，憑藉幽默的效應來潤滑人與人的緊張關係，消弭可能引爆的爭執，滿
足情感的需要，獲得精神力量的鼓舞，使他們能夠承受人間所不可免的遭遇，或
是克服某種先天或後天的缺憾，好繼續神旺氣足地活下去。 
  以上《世說新語》所表現的廣義幽默現象，按照不同的喜劇本質特徵區分為
三種幽默形態，即幽默滑稽、諷刺幽默和狹義純幽默。每一種幽默型態都以它獨
特的方式展開和顯現其幽默美的本質，構成了《世說新語》斑斕璀璨的幽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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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漢末魏晉是我國歷史上動盪的悲苦時代，在騷亂不安中，人民需承受顛沛流
離的徬徨和家破人亡的哀慟；知識分子則在爾虞我詐的政局中被無情地捲進政爭
的漩渦，成了無辜的犧牲；然而絕處逢生，魏晉卻也是人性甦醒、精神自由是尚
的燦爛時代，面臨社會的崩盤脫序，魏晉士人依憑蓬勃的生命力是敏銳易感的審
美心靈，闢建了生活哲學的新境域，通向新境域的華表之一是喜劇美學中的「幽
默」。 
  西哲有云：「生命不能屈服於理智，因為生命的目的是要活下去而不是了
解。」31
參考書目： 
，為了真切地擁抱生命，身處悲劇時代的魏晉名士，荒謬地導演著各式
各樣的幽默劇，也引發了千姿百態的笑，就在這些幽默與笑聲中，淨化了現實的
煩憂與困頓，也府為了真誠熱情的魏晉士人，所以看似荒誕離經，其實正是思維
接受導正的開始，因此，我們若想深究魏晉士人的特殊文化，由喜劇思想體系中
的幽默美學觀點出發應是一條上選的路徑。本文即嘗試由此方向切入《世說新語》
的幽默領域，企圖有系統地分析這些幽默現象所蘊藏的意義和衍生的效應。論文
中的緒論部分在為幽默釋義，分別由內涵、外延、狹義和廣義等四方向說明之。
第二部分在討論《世說新語》幽默現象的肇生源委，分別自幽默主體的內部情感
傾向和客體世界的外部刺激兩方面論述，其中情感傾向以純粹的生命情感為核
心，並包括自我肯定的優越心靈、包容萬方的豁達胸襟和輕鬆活潑的遊戲心態等
三條件。而外部的客體刺激則包括魏晉的政治環境因素和生活中的矛盾現象兩大
項。論文的第三部份分析《世說新語》的幽默型態和各形態的本質、特徵及其衍
生的心理效應和社會作用，這一部份涵括滑稽性幽默、諷刺性幽默和狹義的純幽
默等三種形態。 
  幽默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芸芸眾生中，只有人類會笑，笑的意義更是包羅萬
千。幽默也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成熟度，只有文化趨近成熟精深時，幽默才能
誕生。《世說新語》的精彩幽默世界，正是在這樣的契機下見證了我國的高明文
化，也為我們創作了一部雋永有味的幽默文學。 
 
                                                 
31 轉引自江興祐˙〈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士人的生命意識〉，《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頁 95，
199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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